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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石刻文化的人类学解读
——论康区宁玛派与格萨尔文化的渊源关系

公保才让

【摘要】石刻格萨尔同格萨尔羌姆、格萨尔唐卡、格萨尔塑像、格萨尔经幡和格萨尔祭祀活动一样，是

格萨尔文化在藏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众多格萨尔文化载体中，格萨尔石刻造型及其文化内涵，与其它

格萨尔文化现象既相同又有差异。本文从康区格萨尔石刻造型艺术视角，分析和解读格萨尔石刻的宗教

文化背景、表现形式和文化功能，阐述人类学视野中的格萨尔石刻文化所承载的多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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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雪域高原滋生和传

播过程中，不但以动态的说唱形式流传，而且还有多种静

态存放的载体，其中除了文本《格萨尔王传》以外，还有

各种形象的表现形式，如格萨尔唐卡、雕塑、面具等艺术

造型。这些造型艺术与康区盛行的宁玛派文化有着千丝

万缕的渊源关系。康区格萨尔石刻造型艺术是格萨尔造

型艺术的分支，也是藏族石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

其艺术成就和宗教文化内涵将有助于认识和了解藏族传

统文化，尤其对于解读藏族石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以康区格萨尔石刻文化为切入点，对这一文化现象作

一简要探讨。

一、研究背景

藏族的石刻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藏族岩画艺

术是藏族石刻文化的起源。⋯公元7世纪，随着藏文的

创制和佛教的传人，藏族开始有了将佛教教义和咒语刻

到石块上，同时把佛像雎刻在摩崖上的习俗，为藏族石刻

文化奠定了基础。反映民族关系和政治交往的《唐蕃会

盟碑》等石碑的出现，则把藏族石刻文化推向了高潮。

自元明以来，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的藏族文化向东传

播，又有许多藏族宗教文化内容刻石立碑，散见于皇宫、

古刹和佛教名胜区。在这漫长的石刻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藏族石刻文化的四大类型，即：以远古藏人认识大

自然的奇思妙想为主要内容的“藏区岩画”；以佛教教义

和咒语为刻写内容的“嘛呢堆”和“石经墙”；以政治盟誓

为体裁的历代碑文；以佛像菩萨为主要刻画对象的造型

艺术。其中岩画和佛像为造型艺术，而嘛呢堆和石碑属

叙述文字。格萨尔石刻造型就属于造型艺术之列，目前

发现的格萨尔石刻造型主要分布在康区，如杨嘉铭教授

和岗·坚赞才让教授提及的丹巴县莫斯卡的六处格萨尔

石刻群：莫斯卡金龙寺大殿顶层、格萨尔喇空、卡斯甲都

格萨尔塔、吉尼沟青麦格真神山、曲登沟巴扎格热神山和

甲拉沟甲拉勒神山；以及石渠县的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

呢城。[2】

二、格萨尔石刻造型的特点

从丹巴莫斯卡和石渠县境内遗存的格萨尔王及30

员大将的300多块石刻造像来看，格萨尔石刻造型凸显

以下四方面的文化特点。

首先，具有浓郁的藏式佛像特点。藏传佛教传播区

域内的形象艺术极为发达，其中壁画、唐卡和堆绣是佛像

艺术的主要种类。而塑像、木雕和石刻等为佛像艺术的补

充类型。壁画、塑像和石刻是定型模式，唐卡和堆绣最具

移动性，而两种模式又互为补充。无论是藏区各大寺院

墙壁上的壁画，还是悬挂在佛堂内的唐卡，都是按其严格

的度量比例创作的，其坐相、手势、衣着、色彩都很有讲

究。其中一部分神像有座骑，如牦牛、马、骡、狮、熊之类，

它们一般是护法神，护法神顾名思义是保护佛法的神，如

骑狮丹坚曲杰等都是出世神。而藏区各大村落崇信的则

是山神，山神也有类似的座骑，如骑牦牛的阿尼玛卿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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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山神是最典型的世间神，也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

神。当然，出世神和世间神、护法神和山神的区别往往使

研究者难以捉摸。但无论如何，战神格萨尔王首当其冲

地属雪域各大山神之列。当英俊的格萨尔王骑马扬鞭、

驰骋翱翔的石刻造型映人眼帘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起

山神的勇武姿态。格萨尔石刻系列人物造型和众多石刻

佛像同堂并存的莫斯卡石刻是一群浓缩的藏式佛像集合

体，其艺术造型和色彩搭配是藏传佛教神像艺术的延续

和继承。

其次，武士形象具有忠实原创的特点。英雄史诗

《格萨尔王传》本身以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除暴安良、救

护生灵著称于世，其主要人物格萨尔王及30员将领从人

转变为神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漫长的；但他们以神的姿

态出现在青石板上的时候，其宗教化的形象依然是手握

长矛、头戴战盔的骑士形象，这就是藏族人民崇拜的“战

神之王格萨尔”和他的将领们。但以干戈、盔旗为特征

的格萨尔石刻与手持莲花、典籍、宝剑为伴的佛像显然是

有区别的。格萨尔王及非佛菩萨一类的佛教正统人物和

大德高僧同小聚落的地方山神有别，其原型在浩如烟海

的格萨尔史诗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因此，石刻艺人们必

须以原创文本为蓝本，如每一人物的战马、旗色、衣着、战

器、技艺、擅长甚至缺陷都要凿刻得绘声绘色、细腻无比。

再次，格萨尔石刻造像具有整体性。每个格萨尔石

刻群基本上是以格萨尔王和30员大将及慈母郭萨拉姆、

爱妻珠牡、爱妃梅萨等人物系统组成。这当然体现了一

种集体精神，表明格萨尔王的宏伟业绩同他周围人员的

鼎立相助是分不开的。这种以主人公和辅佐人物完美组

合的艺术品是藏传佛教人物造型艺术的传统。如释迦牟

尼十二业成图、四大天王像、八药师如来佛、十六罗汉、莲

花生大师二十五位王臣图、萨迦五祖、宗喀巴师徒三人

等，无一不是主像和随从的完美组合。格萨尔石刻造型

艺术继承了这种传统佛像艺术的完整性和组合规律，如

莫斯卡金龙寺附近的“格萨尔喇空中岭国人物石刻共计

69幅，首幅为格萨尔王”pJ，其余便是扎拉泽嘉等30员

将领和珠牡等主要人物。

最后，具有多元的神灵体系特点。藏传佛教的神灵

体系极其庞大，其出世神、世间神、地方山神、各教派的护

法神等，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宁玛派盛行的康区是

格萨尔文化传播最广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文化土壤不但

营造了格萨尔石刻文化，而且把战神格萨尔王和宁玛派

的各类神像再一次进行了有机的组合，使其的形象变得

既不单调又不逊色。一幅幅格萨尔人物石刻造像在宁玛

派诸神中的合理排列，使其更具神圣性。如莫斯卡金龙

寺格萨尔喇空中的石刻造像是最具典型的一例。“在格

萨尔喇空中的《格萨尔>石刻中，有40幅石刻分别属于

佛、菩萨神(含山神)、高僧等石刻。这些石刻与岭国人

物石刻融为一体，是《格萨尔》石刻组成部分。"【刮

另外，格萨尔石刻艺术造型的凿刻工艺和绘彩特点，

使该类石刻群显得更具民族性和区域性，不论是调剂颜

料的技艺还是着色涂料的手法都是我们不可忽略的研究

对象。

三、格萨尔石刻造型与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关系

据相关记载，藏族格萨尔石刻造型主要分布在康区，

而从藏传佛教宁玛派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分布来分析，康

区虽然不是宁玛派的发祥地，但宁玛派在康区的传播和

发展堪称藏区之首。故此，康区宁玛派浓厚的宗教文化

氛围是格萨尔文化得以发展和广泛传播的主要土壤。宁

玛派是藏传佛教各派中世俗性最强的一个支派，“此教

派从组织和类型上分两种，第一种，其教徒是剃度的出家

人，住在寺庙进行正规的宗教活动。还有一种是被称做

‘阿巴’或‘宦’的一类，他们既在寺庙念经做法事专门从

事宗教活动，又娶妻生子并从事日常生产劳动。州纠从他

们的教义传承关系来讲，主要以父子传承等亲缘关系为

纽带，与宗族继嗣紧密相关。从他们的主要宗教职责来

看，又与民生社稷密不可分，如继嗣取名、入住新居、招财

驱鬼、婚丧嫁娶等活动和仪式过程都由“阿巴”们主持完

成。“他们平常在寺庙或在家中进行日常诵经、法事仪

轨等宗教活动，同时又和普通百姓一样要结婚成家，参加

日常的农牧业生产劳动，过着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等正常

的家庭生活。州刮这些“阿巴”们既是宁玛派的传承者，又

是生产劳动的主力军。所以说宁玛派的世俗性比其它教

派更为突出。正因为宁玛派“阿巴”最贴近百姓生活，故

格萨尔王的民间说唱自然落在擅长诵经念书的“阿巴”

们的肩上。无论田问地头，还是草原牧场，都成为他们说

唱格萨尔的场所。倘若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宁玛派和格萨

尔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就从历代宁玛派学者的著述人

手，如康区著名的宁玛派高僧贡珠·云丹嘉措、局·米旁

嘉央郎杰嘉措、青则·益西多杰等历代学者的著作中多

次提及格萨尔。宁玛派中最典型的赞颂格萨尔功德的经

文要属浩瀚的格萨尔祈愿文和酬补经，譬如，仅德格版

<迷旁文集》中有关格萨尔的论著有：格萨尔上师瑜伽部

2卷、格萨尔祈愿部7卷、颂词部3卷、招财颂经部6卷、

酬补经8卷、幻术经2卷、杂经2卷。L71比祈愿文更容易

理解和直观的表现形式莫过于格萨尔羌姆、格萨尔唐卡、

格萨尔塑像、格萨尔经幡、格萨尔石塔、格萨尔祭祀仪式、

格萨尔藏戏和格萨尔石刻造像等。这些众多的格萨尔文

化载体主要分布在宁玛派盛行的区域。如果说它们有一

个共同的支撑点，那就是对战神格萨尔的崇拜和信仰。

众多格萨尔文化载体的石刻造型在康区的发现，不但在

区域上实证了格萨尔与宁玛派的紧密关系，而且格萨尔

石刻本身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宁玛派高僧大德的推崇和参

与是分不开的。【8’如在藏区影响最大的丹巴莫斯卡金龙

寺及周围的格萨尔石刻群是宁玛派活佛青则·益西多杰

在17世纪开始雕刻的。【94又如石渠县巴格嘛呢墙发现

的5尊格萨尔王传石刻造像是距今300多年前的历辈巴

格活佛修建和扩充的。Ll钊从这些格萨尔石刻文化的产生

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格萨尔王及其将领们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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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的形象和姿态显现在世人面前，而不是以英雄史诗

中某一单纯的人物角色或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某一历史

人物的“纪念像”的形式呈现。在格萨尔从人演变为神

的过程中，人们用智慧的双手塑造了众多格萨尔神像，而

石刻格萨尔就是其中的精品之一。

四、格萨尔石刻造型艺术的文化功能分析

藏族地区崇拜山神的习俗源远流长，其具体表现形

式为一年一度的插箭仪式，即“拉则”。每个山神都有其

管辖范围，如同现行行政体系中的职位一样，有大有小。

每个聚落都有各自的保护神——山神，平日不举行大型

祭祀仪式的时候，每户人家以清晨煨桑的形式进行供养

和祭祀。格萨尔王进入藏族神灵体系之后，同样具有保

护神的地位和功效，而且其势力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雪

域高原，只是每个地区对他的“崇信”程度不同罢了。每

个主神有为数不等的“随从”，所以格萨尔王神的“随从”

自然是岭国30员将领了。藏区某个部落在崇信本地山

神的同时，还有信仰其他神位更高的山神的习俗。某个

部落的区域性神灵体系建构以后，一般不易更改其信仰

传统，甚至在部落迁徒过程中会把自己的传统保护神带

入异地“落户扎根”。我们知道，因地理气候条件的变

化，或部落内部的矛盾，或生存空间的不适，游牧部落的

迁徒历来很频繁。在迁徙过程中还有整合的现象，在同

一部落中诸神并存的现象是部落整合的结果，不同部落

的人们把自己原有的保护神带入新组合的部落中进行供

养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新部落的旧成员在各方面具有

优先权，其中包括指定新部落保护神的择优权。我们从

格萨尔石刻造像比较集聚的丹巴莫斯卡的部落构成及信

仰习俗来看，就能说明这一点。“莫斯卡在历史上不是

一个完整骨系维系的部落，大部分牧民在不同时期从不

同部落中迁徙而来，其结构较为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

达绒部落。该部落名称在《格萨尔王传》中常见，是由晁

通统领的岭国幼系的支系部落。这个部落系统在莫斯卡

的后代现有20余户”，“其人口和户数在莫斯卡牧民各

自所属的部落中占首位，而且迁来的时间也最早”【l“。

此外，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是游牧部落的生息地，这

些游牧部落在迁徒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游

而不散，移而不流”，需要维持一定的部落组织规模和保

证一定人口数量。为了达到这一“群居”目的，不得不用

一个通惯“全体”的总保护神来约束，而莫斯卡的“全体”

的保护神便是格萨尔王神了。当然某一整合的新部落定

居之后，就要有一个神灵来“保护”其完整性和永久性，

首先使神“定居”下来。格萨尔石刻群是在这样一个文

化需求中产生的。这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不但要有主观愿

望，还要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板石格萨尔

画像的物质基础是当地所产青板岩石和民间传统手工

艺。【l引当格萨尔王作为部落之神被信奉和崇拜之后，它

的“全体臣民”就以此为自豪。不论在生产劳动还是对

外战争，或自然灾害面前，都将其视为威力无穷的救世主

来崇仰。因为格萨尔王是战神，所以每个聚落成员，尤其

是男性成员，崇拜格萨尔王神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这一

心理驱使下刻制格萨尔石刻造型是合乎情理的。

格萨尔石刻的另一效应是文化需求的补充。对在酷

寒辽阔疆域上繁衍生息的聚落来说，满足了物质生活的

基本需求之外，还有足够的精神生活之渴望，两者互为补

充。缺一不可。在农闲牧余之际，融文化娱乐、联络情感、

释放压抑、增强认同感为一体的各类祭祀仪式便是补充

这一精神缺憾的有效能量。那么，对于莫斯卡来讲，这种

仪式活动的核心轴应当是对格萨尔多角度的供养和祭

祀，如煨桑呼唤、膜拜转圈、跳神舞巫、插箭竖旗、放飞风

马、念经颂词、说唱咏诗、马术竞技等具体活动。当这些

井然有序的仪式完备之后，人们的心灵深处回旋着各种

仪式韵律；当这种喜悦的韵律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依然

需要一种永久性的精神寄托之载体，这就是格萨尔石刻

文化产生的主观因素。

总之，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不仅以说唱形式在民间流

传，而且以石刻方式留存于雪域高原。格萨尔石刻是藏

族石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分布与藏传佛教宁玛

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宁玛派文化底蕴深厚的康区是

格萨尔石刻文化最丰富的区域。众多格萨尔文化载体

中，格萨尔石刻造型及其文化内涵，与其它格萨尔文化现

象既相同又有差异。因此，从藏族格萨尔石刻造型艺术

视角去分析和解读格萨尔文化是格学研究在新形势下的

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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